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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隋炀帝执政后期遭遇的雁门之围ꎬ是其政治生涯的分水岭ꎮ 此后他南至

洛阳ꎬ东向江都ꎬ拟渡长江而遇弑ꎬ再未返回京师长安ꎮ 考诸史籍ꎬ炀帝东迁构想的萌生

当始于雁门ꎮ 从东都、江都而至丹阳的行进路线ꎬ是炀帝启程以来虽然隐微、实质上却

一以贯之的计划ꎮ 围绕这一计划的展开作相应稽考ꎬ可以对炀帝在东迁过程中的诸种

反常表现与隋末关东、江南的政治形势变化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ꎮ
〔关键词〕隋炀帝ꎻ雁门ꎻ东迁ꎻ南渡

隋炀帝自大业十年(公元 ６１４ 年)第三次征讨高句丽不克而罢后ꎬ虽然除此

前第二次征辽时的杨玄感起事外ꎬ尚无多少政府官吏对帝国的反乱ꎬ但国内山

东、并州乃至江淮各地层出不穷的民变事件已更趋剧烈ꎬ渐渐难以压服ꎬ政治形

势日趋不稳ꎮ 大业十一年(６１５)八月ꎬ炀帝巡视北部边塞ꎬ旋即为突厥始毕可汗

以数十万众攻围于雁门ꎬ情形极度窘迫ꎮ 据称ꎬ其时“上下惶怖ꎬ撤民屋为守御

之具ꎬ城中兵民十五万口ꎬ食仅可支二旬ꎬ雁门四十一城ꎬ突厥克其三十九ꎬ唯雁

门、崞不下ꎮ 突厥急攻雁门ꎬ矢及御前ꎻ上大惧ꎬ抱赵王杲而泣ꎬ目尽肿ꎮ” 〔１〕 炀帝

一度准备采信左卫大将军宇文述之议ꎬ以精骑数千溃围逃出ꎬ后因苏威等文官谏

止ꎬ才在雁门固守待援ꎮ 九月ꎬ始毕可汗终因各路援军到来与隋宗室义成公主的

伪报ꎬ撤围北返ꎬ炀帝始得获安ꎮ 雁门被围事件可以看作是炀帝政治生涯的分水

岭ꎮ 三征高句丽事件的最终失败与紧承雁门一役的惊心动魄ꎬ似使炀帝的政治

抱负由即位之初的雄心勃勃终于一变而为悲观消沉的基调ꎬ他自雁门南返东都

洛阳ꎬ再东迁而至江都ꎬ最终在江都遭遇宫变ꎬ结束了其自身乃至隋朝的政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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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ꎮ 炀帝东迁肇始于大业十一年九月ꎬ终结于江都宫变发生的义宁二年(６１８)
三月ꎬ期间经历约二年半的时间ꎮ 笔者认为ꎬ炀帝的东迁史事并非如前辈学人往

往论及的那样事出偶然与并无深致ꎬ〔２〕 而是存在着内部的逻辑关联ꎮ 鉴于东迁

深刻关系到隋末政局的变动ꎬ笔者拟就此加以详探ꎬ以札记的形式列叙其时诸人

的言行情状ꎬ同时在读史过程中对史料本身进行综合分析ꎬ以期在贯连不同时段

和多面向的环境下发掘较之以往更为深入的历史认识ꎮ

一、雁门解围后炀帝的去向

雁门之围时ꎬ此前担任过秘书丞、礼部侍郎等文职ꎬ从未有统军经历的江南

人许善心忽而被诏“摄左亲卫武贲郎将ꎬ领江南兵宿卫殿省”ꎬ〔３〕 或许是炀帝此

后东迁计划成形的萌芽ꎮ 炀帝的政治根基由于早岁伐陈与此后历任十年扬州总

管的经历ꎬ与旧南朝地域及其士人有着深厚的渊源ꎬ〔４〕 这种渊源所形成的信任

感在危难时刻更易显露出来ꎮ 在炀帝坐镇广陵参与夺嫡的时代ꎬ曾问计于时任

洪州总管的郭衍ꎬ衍答:“若所谋事果ꎬ自可为皇太子ꎮ 如其不谐ꎬ亦须据淮海ꎬ
复梁、陈之旧ꎮ” 〔５〕为炀帝所喜ꎬ炀帝在即位后“尚每谓人曰:‘唯有郭衍ꎬ心与朕

同ꎮ’”此时虽然去当日已远、形势早异ꎬ但炀帝在政治上遭遇到平生以来最大危

机则是事实ꎮ 自文帝后期开始ꎬ南人渐有进用之迹ꎮ〔６〕 到炀帝即位后ꎬ由于其居

藩江淮的经历ꎬ南士如裴蕴、虞世基、许善心、袁充、来护儿、麦铁杖等更蒙厚遇ꎬ
他们又迭相引荐ꎬ一时上升为能与关中旧人相抗衡的政治群体ꎮ〔７〕 这种情况下ꎬ
当日“如其不谐ꎬ亦须据淮海ꎬ复梁、陈之旧”的尘封计划ꎬ在与现实政治环境相

似的背景中再次得到启用ꎬ亦属不无可能ꎮ 这并不是指炀帝会就此窜居南土ꎬ甘
愿将中原弃之不问ꎮ 考之史籍ꎬ晋末五胡乱华时ꎬ控制中央朝局的司马越以镇集

兖、豫为名东出洛阳作战ꎬ不久病死ꎬ其党与太尉王衍乃率十万晋军奉越丧继进ꎬ
目的地即司马越的东海国ꎮ〔８〕 这种策略亦不过源于越、衍政治势力的根基在于

海滨徐、兖之地ꎬ他们的东行实质上是一种先求自保、再图恢复的行为ꎮ〔９〕 回过

头来看炀帝于雁门之役后的东迁之举ꎬ庶几与此近似ꎮ 只不过二者都由于各种

原因ꎬ最终流于破产ꎬ未能遂行ꎮ 审知这一点ꎬ那么解围后的九月ꎬ炀帝南行短暂

停留在太原ꎬ“议者多劝帝还京师ꎬ帝有难色”ꎬ便可以约略推知ꎮ 或许在这个时

刻炀帝便已有东行遂而南向江左的计划ꎬ但因隋政权禀自西北关陇地区的特性ꎬ
要想让帝国的中枢机构忽然转徙至原先被其灭亡的南朝故地ꎬ几乎是不能遽尔

启齿的ꎮ 正因为这样ꎬ当出自关中的将领宇文述奏称“从官妻子多在东都ꎬ便道

向洛阳ꎬ自潼关而入可也”ꎬ〔１０〕炀帝当即答应ꎮ 宇文述明知炀帝不会回返他并无

人情基业的长安ꎬ遂转而建议往洛阳ꎬ就其关陇人的本心而言ꎬ恐亦是不得已的

折衷ꎮ 但由于其人并非直臣ꎬ又善仰承风旨ꎬ等于代炀帝说出了不便说的话ꎮ 史

传所谓“帝初然之(指群臣还长安之议)ꎬ竟用宇文述等议ꎬ遂往东都” 〔１１〕 云云ꎬ
则显然与真实情状不相符合了ꎮ 炀帝自太原往东都洛阳ꎬ实质上是为往江都乃

至丹阳所作的掩饰和缓冲ꎬ这一点在此后的史录中同样会表现出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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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炀帝在东都

大业十一年(６１５)十月ꎬ炀帝到达东都洛阳ꎮ 同月ꎬ据«隋书􀅰炀帝纪»载:
“东海(郡治今江苏连云港)贼帅李子通拥众度淮ꎬ自号楚王ꎬ建元明政ꎬ寇江

都”ꎬ〔１２〕不言隋军有何军事行动ꎮ 实据«旧唐书􀅰李子通传»ꎬ知其在大业末先

附于齐郡贼帅左才相ꎬ因有众万人而遭忌ꎬ遂“自引去ꎬ因渡淮ꎬ与杜伏威合ꎮ 寻

为隋将来整所败ꎬ子通拥其余众奔海陵”ꎮ〔１３〕 可知李子通渡淮寇江都的时间极

短ꎬ即被来整击败ꎮ 按来整是来护儿第六子ꎬ史谓“整ꎬ武贲郎将、右光禄大夫ꎮ
整尤骁勇ꎬ善抚士众ꎬ讨击群盗ꎬ所向皆捷ꎮ 诸贼甚惮之ꎬ为作歌曰:‘长白山头

百战场ꎬ十十五五把长枪ꎬ不畏官军十万众ꎬ只畏荣公第六郎ꎮ’” 〔１４〕 此歌所记来

整出现的战场在齐郡长白山ꎬ则他于江都破李子通之众显然是后来转调而至ꎬ可
见炀帝虽在洛阳ꎬ已显示出对江都局势的重视ꎮ 十二年(６１６)正月ꎬ炀帝诏“毘
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数万人ꎬ于郡东南起宫苑ꎬ周围十二里ꎬ内为十六离宫ꎬ大
抵仿东都西苑之制ꎬ而奇丽过之ꎮ 又欲筑宫于会稽ꎬ会乱ꎬ不果成ꎮ” 〔１５〕此时距炀

帝日后前往江都尚有七个月的时间ꎬ他即已在江都更南的毗陵(治今江苏常

州)、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兴造大型宫室了ꎮ 又ꎬ«隋书􀅰五行志»谓:
帝因幸江都􀆺􀆺是年盗贼蜂起ꎬ道路隔绝ꎬ帝惧ꎬ遂无还心ꎮ 帝复梦二

竖子歌曰:“住亦死ꎬ去亦死ꎮ 未若乘船渡江水ꎮ”由是筑宫丹阳ꎬ将居焉ꎮ〔１６〕

则是再转至江都后炀帝又令人在六朝故地丹阳郡造宫殿ꎮ «志»谓炀帝是迫于

“盗贼蜂起ꎬ道路隔绝”才筑丹阳宫ꎬ«炀帝纪»则称:“(大业十三年 ６１７)十一月

丙辰ꎬ唐公入京师ꎮ 辛酉ꎬ遥尊帝为太上皇ꎬ立代王侑为帝ꎬ改元义宁ꎮ 上起宫丹

阳ꎬ将逊于江左ꎮ” 〔１７〕又ꎬ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炀帝知唐据有西京ꎬ过江

计定ꎮ” 〔１８〕与隋纪略同ꎮ 则是炀帝迫于李渊入关ꎬ无还京之望ꎬ于是令筑丹阳宫

准备过江ꎮ 此处不论何种史料ꎬ对炀帝心理的描写都只能是一种猜测ꎮ 笔者以

为ꎬ炀帝如果迟在大业十三年底才有模糊的渡江计划ꎬ恐怕过晚ꎮ 上文所引早在

十二年正月毗陵、会稽二郡奉诏筑宫的史料ꎬ正可以和此时在丹阳筑宫的逻辑相

应ꎮ 炀帝推迟在丹阳建筑宫室ꎬ恐怕主要因为这里是南朝故都ꎬ一旦放出风声ꎬ
则其南渡之举无疑大白于天下ꎮ〔１９〕届时其从驾的关陇旧臣乃至关中骁果会如何

反应ꎬ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ꎮ 他在这二年多时间里的长程观望与罕有作为ꎬ或许

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盗贼蜂起、道路隔绝”的事实有助于断绝从驾政治团体的

西还之念ꎬ以便于实施其与南士集团固已谋划的东迁南渡之计ꎮ
炀帝在洛阳还有一事ꎮ «炀帝纪»:“(大业)九年春正月丁丑ꎬ征天下兵ꎬ募

民为骁果ꎬ集于涿郡ꎮ” 〔２０〕又检«隋书􀅰食货志»ꎬ载他“突厥寻散ꎬ遽还洛阳ꎬ募
益骁果ꎬ以充旧数ꎮ” 〔２１〕这应即大业十一年九月以后的事ꎮ 食货志记录的洛阳募

兵是史传中明言骁果成军之后的又一次增募ꎮ 据«新唐书􀅰冯盎传»ꎬ盎为北燕

末代国君冯弘的后裔ꎬ“弘不能以国下魏ꎬ亡奔高丽ꎬ遣子业以三百人浮海归晋ꎮ
弘已灭ꎬ业留番禺ꎬ至孙融ꎬ事梁为罗州刺史ꎮ 子宝ꎬ聘越大姓洗氏女为妻ꎬ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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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领ꎬ授本郡太守ꎬ至盎三世矣ꎮ”此人曾从炀帝伐辽ꎬ“迁左武卫大将军ꎮ 隋亡ꎬ
奔还岭表ꎬ啸署酋领ꎬ有众五万ꎮ”又谓其有子名冯智戴ꎬ“勇而有谋ꎬ能抚众ꎬ得
士死力ꎬ酋师皆乐属之ꎮ 尝随父至洛阳ꎬ统本部锐兵宿卫ꎮ 炀帝弑ꎬ引其下逃

归ꎮ” 〔２２〕则是盎、智戴都曾随驾停留于东都ꎬ继而至江都ꎬ炀帝遇弑后他们才逃归

岭南ꎮ 冯智戴尚且统“本部锐兵”扈从ꎬ则此类岭南兵即使名义上不在募益的骁

果之限ꎬ其实也已成为炀帝近卫部队的一员ꎮ 又据«旧唐书􀅰丘和传»:“大业

末􀆺􀆺和为交趾太守􀆺􀆺会炀帝为化及所弑ꎬ鸿胪卿宁长真以郁林、始安之地附

于萧铣ꎻ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ꎮ 各遣人召之ꎬ和初未知

隋亡ꎬ皆不就􀆺􀆺会旧骁果从江都还者ꎬ审知隋灭ꎬ遂以州从铣ꎮ” 〔２３〕可知除冯盎

部曲外ꎬ江都宫变后尚有奔还交趾的骁果军人ꎮ 这些来自岭南的军众ꎬ此前罕

闻ꎬ恐亦与冯氏相类ꎬ当是炀帝在东都之际所增募的ꎮ 实质上ꎬ此时炀帝的骁果军

中除了众所周知的关陇骁果外ꎬ还有相当数量的旧南朝地域军人ꎬ此待下文详述ꎮ
炀帝在东都住了九个月ꎬ至次年(大业十二年 ６１６)七月ꎬ终于准备再度启

程ꎬ前往江都ꎮ 如前文所论ꎬ炀帝受其统治集团的地域因素影响ꎬ对于东迁南渡ꎬ
表面上始终予外人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ꎬ以便维系政权中关陇、江南两股力量的

平衡ꎬ从而继续为其所用ꎮ 第二次的行程同样并非由炀帝亲自提出ꎮ 史载:
是岁ꎬ至东都ꎬ(宇文)述又观望帝意ꎬ劝幸江都ꎬ帝大悦ꎮ〔２４〕

这样ꎬ炀帝再一次假宇文述之口以遂其本图ꎮ 然而这一次行进路线的愈发直露ꎬ
也引起了更为激烈的反对:

右候卫大将军酒泉赵才谏曰:“今百姓疲劳ꎬ府藏空竭ꎬ盗贼蜂起ꎬ禁令

不行ꎬ愿陛下还京师ꎬ安兆庶ꎮ”帝大怒ꎬ以才属吏ꎬ旬日ꎬ意解ꎬ乃出之ꎮ 朝

臣皆不欲行ꎬ帝意甚坚ꎬ无敢谏者ꎮ 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ꎬ即日于朝堂杖杀

之ꎮ 甲子ꎬ帝幸江都ꎬ命越王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

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天逸、右司郎卢楚等总留后事􀆺􀆺奉信郎崔民象以

盗贼充斥ꎬ于建国门上表谏ꎮ 帝大怒ꎬ先解其颐ꎬ然后斩之􀆺􀆺至汜水ꎬ奉信

郎王爱仁复上表请还西京ꎬ帝斩之而行ꎮ 至梁郡ꎬ郡人邀车驾上书曰:“陛

下若遂幸江都ꎬ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斩之ꎮ〔２５〕

炀帝一路上面对臣下的反对意见ꎬ乃至以不作应答、直接处决的方式进行应对ꎬ
政治文明恍如一下子倒退回蛮荒时代的景象ꎬ联系他此前的政治举动亦属仅见ꎮ
其中透露出他的东迁之行既有难以启齿的隐晦一面ꎬ在他看来又非常迫切、不得

不为ꎬ这显然不是传统上所谓贪图享乐或惧怕盗贼的推测可以解释的ꎮ〔２６〕

三、江都宫变的另一面

大业十二年(６１６)七、八月间ꎬ炀帝到达江都ꎮ 此时各地的流民武装起事范

围更加广泛ꎬ甚至出现进一步的互相攻战、抄掠不息ꎮ 炀帝在自雁门到江都的长

程播迁路途中ꎬ对于此类的“盗贼”报告往往心不在焉ꎬ乃至恶闻其事ꎬ史传记录

他对此完全不知实情者往往有之ꎮ 如«隋书􀅰苏威传»:“属帝问侍臣盗贼事ꎬ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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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述曰:‘盗贼信少ꎬ不足为虞ꎮ’威不能诡对ꎬ以身隐于殿柱ꎮ 帝呼威而问之ꎮ
威对曰:‘臣非职司ꎬ不知多少ꎬ但患其渐近ꎮ’帝曰:‘何谓也?’威曰:‘他日贼据

长白山ꎬ今者近在荥阳、汜水ꎮ’帝不悦而罢ꎮ” 〔２７〕 同书«裴矩传»:“寻从幸江都

宫ꎮ 时四方盗贼蜂起ꎬ郡县上奏者不可胜计ꎮ 矩言之ꎬ帝怒ꎬ遣矩诣京师接候蕃

客ꎬ以疾不行ꎮ” 〔２８〕«虞世基传»:“世基以盗贼日盛ꎬ请发兵屯洛口仓ꎬ以备不虞ꎮ
帝不从ꎬ但答云:‘卿是书生ꎬ定犹恇怯ꎮ’􀆺􀆺盗贼日甚ꎬ郡县多没ꎮ 世基知帝恶

数闻之ꎬ后有告败者ꎬ乃抑损表状ꎬ不以实闻􀆺􀆺尝遣太仆杨义臣捕盗于河北ꎬ降
贼数十万ꎬ列状上闻ꎮ 帝叹曰:‘我初不闻贼顿如此ꎬ义臣降贼何多也!’” 〔２９〕

如前文所论ꎬ炀帝对外部世界“盗贼蜂起、道路隔绝”的现状多采消极应对

的态度ꎬ恐怕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以此断绝关陇臣从的西还之念ꎬ并用裴矩之

计、以众所周知的为关中骁果在江淮“娶妇”的方式以求稳固关中旧部武装ꎮ 然

而ꎬ盗贼蜂起的事实必然也会大幅削弱隋廷的财赋来源与炀帝身周的治安状况ꎬ
故而当这种贼乱威胁到东都洛阳至江都一线的区域时ꎬ炀帝往往会忽然变得清

醒起来ꎮ 他虽不再像往日那样带兵躬伐ꎬ但经常委派得力军将实行镇压ꎮ 例如

初起陈、汝间ꎬ抄掠已有数年的贼帅卢明月发展到“转掠河南ꎬ至于淮北”时ꎬ炀
帝即命江都通守王世充率兵围剿ꎮ 结果“世充与战于南阳ꎬ大破之ꎬ斩明月ꎬ余
众皆散ꎮ” 〔３０〕在李密纠合数十万流民威胁东都时ꎬ他又多次令江淮、河北之王世

充、韦霁、薛世雄等部率众入援ꎬ导致李密始终未能攻下洛阳ꎮ〔３１〕此外ꎬ江淮地带

的杜伏威、李子通、左才相等流民武装也不断受到炀帝所遣右御卫将军陈稜的打

击ꎬ〔３２〕直至炀帝死后ꎬ留守江都的陈稜势力才被李子通击败ꎮ
炀帝一方面欲借助南士重返江淮以求自固ꎬ另一方面以其悭吝的性格ꎬ又不

愿关陇文臣武夫的力量弃之而去ꎮ 故而当他在江都逗留一年有余之后ꎬ明确下

诏营建丹阳宫、宣布过江ꎬ见关中军人逃亡则遣骑追斩ꎬ由此大失人望ꎬ徒然促使

政变的到来ꎮ 对于义宁二年(６１８)三月发生的江都宫变ꎬ学界于司马德戡、宇文

化及一方之关中骁果的叛乱起因ꎬ以及如何预谋、组织与发难的史事当已知之甚

详ꎬ无烦赘述ꎮ 笔者注意到«隋书􀅰裴蕴传»中的一段记录ꎬ似尚可细绎ꎬ现摘录

如下:
及司马德戡将为乱ꎬ江阳长张惠绍夜驰告之ꎮ 蕴共惠绍谋ꎬ欲矫诏发郭

下兵民ꎬ尽取荣公来护儿节度ꎬ收在外逆党宇文化及等ꎬ仍发羽林、殿脚ꎬ遣
范富娄等入自西苑ꎬ取梁公萧钜及燕王处分ꎬ扣门援帝ꎮ 谋议已定ꎬ遣报虞

世基ꎮ 世基疑反者不实ꎬ抑其计ꎮ 须臾ꎬ难作ꎬ蕴叹曰:“谋及播郎ꎬ竟误人

事ꎮ”遂见害ꎮ〔３３〕

司马德戡等人发动政变的前夕ꎬ事机并不甚严密ꎬ故而为江都郡属下的江阳县长

张惠绍侦知ꎮ 惠绍驰告执政的南士裴蕴ꎬ二人显然经过较为精密的筹划ꎬ已作出

了应对方案ꎮ 只是在遣报另一南人勋贵虞世基时ꎬ被其抑而不发ꎬ遂至错过时

机ꎬ促成前者叛乱的实现ꎮ 这一方案实际上有两个针对层面ꎬ其一在炀帝的江都

宫外ꎮ 江都宫东面不远当有东城ꎬ«隋书􀅰宇文化及传»:“时武贲郎将司马德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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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领骁果ꎬ屯于东城”ꎮ 东城与江都宫之间有城墙与城门相隔ꎬ故而叛乱当天东

城军与负责守卫宫内的直阁裴虔通相应ꎬ“诸门皆不下钥”ꎮ〔３４〕二者的外部ꎬ则是

范围更大、有民庶居住的罗城ꎮ〔３５〕所谓“收在外逆党宇文化及”ꎬ即指化及所居的

东城而言ꎮ 其二在江都宫内部ꎬ所谓遣人入自西苑、扣门援帝云云ꎬ即指此ꎮ 裴

蕴等之所以要取隋将来护儿的节度ꎬ不仅在于来护儿与之同为南士、手握重兵ꎬ
且来护儿本即江都人ꎬ熟悉当地人情物事ꎮ 又计方案中明言调发兵力的来源ꎬ有
郭下民兵、羽林军、殿脚三种ꎮ 前二种易解ꎬ按殿脚ꎬ«隋书􀅰食货志»载:“(炀
帝)又造龙舟凤甗ꎬ黄龙赤舰ꎬ楼船篾舫ꎮ 募诸水工ꎬ谓之殿脚ꎬ衣锦行袴ꎬ执青

丝缆挽船ꎬ以幸江都ꎮ” 〔３６〕则其主干应是江淮一带的纤夫ꎮ 如此看来ꎬ似乎南士

集团所能调用之兵种和数量均甚少ꎬ远不堪与关中骁果相敌ꎬ实则未必尽然ꎮ 先

就以关中人居多的骁果军立论ꎬ骁果军中有来自岭南交州之兵已如前述ꎮ 江都

骁果的总数ꎬ可据«旧唐书􀅰李密传»得知:“(炀帝被弑后)宇文化及率众自江都

北指黎阳ꎬ兵十余万ꎮ” 〔３７〕化及与李密军在童山进行决战ꎬ双方损失均极大ꎮ 战

后为宇文化及据守东郡的王轨又叛之而去ꎬ于是不久“其将陈智略帅岭南骁果

万余人ꎬ樊文超帅江淮排 ꎬ张童儿帅江东骁果数千人ꎬ皆降于密”ꎬ“化及犹有

众二万ꎬ北趋魏县”ꎮ〔３８〕 由此可知这支十万人的骁果在激战后仅余三万余人ꎬ而
其中就有岭南、江淮、江东三部的骁果军共计一万余人ꎮ 即以剩余二万的兵员全

出自关中来计算ꎬ南兵与关中兵的比数为 １:２ꎬ数量亦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强ꎮ
如果以战斗损耗的自然情况来进行逆推ꎬ则在江都全盛时的骁果军中ꎬ南兵当同

样占有约三分之一的比例ꎮ 此外ꎬ炀帝在东行期间曾派庐江陈稜以精兵八千长

期出外同江淮流民集团作战ꎬ宫变发生后陈氏这支不小的武装为宇文化及弃之

不顾ꎬ命其留守江都ꎬ〔３９〕盖未尝不因其所部兵与关陇人志趣相异而致ꎮ 宇文化

及率众西归之初的十余万人ꎬ显然还不包括陈稜之兵ꎮ 由此看来ꎬ南兵数量在其

时虽然确不及北人ꎬ但实际相去则并不为悬远ꎮ〔４０〕

在江都宫内的情况ꎬ则可知炀帝曾“选骁健官奴数百人置玄武门ꎬ谓之给

使ꎬ以备非常ꎬ待遇优厚ꎬ至以宫人赐之ꎮ”只是由于司宫魏氏与化及暗通ꎬ在叛

乱发生的当天“矫诏悉听给使出外ꎬ仓猝之际ꎬ无一人在者”ꎬ〔４１〕才导致炀帝近卫

力量的薄弱ꎮ 炀帝被弑后ꎬ这批“给使”一度被宇文化及留用作其侍卫ꎬ折冲郎

将吴兴人沈光即为其首领ꎮ 之后沈光与其他南籍将领虎贲郎将麦孟才(麦铁杖

之子)、虎牙郎将钱杰(麦铁杖部将钱世雄之子ꎬ史不言其籍ꎬ以姓氏来看亦当与

沈氏同出三吴)欲引江淮兵数千袭杀化及ꎬ因事泄不果ꎬ“麾下数百人皆斗而死ꎬ
一无降者ꎮ” 〔４２〕由此可知ꎬ裴蕴、张惠绍当日之谋ꎬ在可动员的潜在军力上并非不

堪一击ꎮ 二人对宫内的具体布置ꎬ则是“遣范富娄等入自西苑ꎬ取梁公萧钜及燕

王处分ꎬ扣门援帝ꎮ”范富娄之名ꎬ史籍只此一见ꎬ不知其生平ꎮ 但遣其入自西

苑ꎬ盖因谋乱的骁果皆在东城与附近的罗城中ꎬ是为不欲打草惊蛇ꎮ 取梁公萧矩

和燕王杨倓之举ꎬ则似别有深意ꎮ 萧矩是后梁末帝萧琮之侄ꎬ萧琮曾因萧皇后之

故ꎬ为炀帝所重用ꎬ封为梁公ꎮ 史载他与贺若弼相善ꎬ弼被诛ꎬ“复有童谣曰:‘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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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亦复起ꎮ’帝由是忌之ꎬ遂废于家ꎬ未几而卒ꎮ” 〔４３〕 萧矩此后便袭其伯父梁公之

职ꎬ并从驾至江都ꎮ 燕王倓为炀帝早卒之太子杨昭之子ꎬ其事迹据本传:“字仁

安ꎮ 敏慧美姿仪ꎬ炀帝于诸孙中特所钟爱ꎬ常置左右ꎮ 性好读书ꎬ尤重儒素ꎬ非造

次所及ꎬ有若成人ꎮ 良娣早终ꎬ每至忌日ꎬ未尝不流涕呜咽ꎮ 帝由是益以奇

之ꎮ” 〔４４〕可知是一位好书学的贤达皇孙ꎮ 裴蕴欲控制这二人ꎬ再扣门援帝ꎬ或是

虑及一旦变生不测ꎬ进可以拥立隋室宗子ꎬ退可以奉萧矩南渡以续南朝之旧ꎮ 总

而言之ꎬ裴、张二人的计划ꎬ具有实际的可行性ꎬ只是因后来虞世基的犹豫迁

延ꎬ〔４５〕使宇文化及之众得以遂行其计罢了ꎮ

四、结　 语

行文至此ꎬ尽管历史不容假设ꎬ但请允许笔者基于上述史实作一个推断:如
果裴蕴的反制行动获得成功ꎬ那么经过政治清洗之后ꎬ炀帝的庙堂之上势必会变

为一个纯粹的南朝世界ꎮ 何德章先生曾以江都时期虞世基、裴蕴的政治身份方

之东晋的顾荣、贺循ꎬ〔４６〕这是很有意味的一个比附ꎮ 只是ꎬ虞、裴在这时不啻要

为江东士族顾荣、贺循的迎纳之事ꎬ还要兼负当日北人王导、王敦所担当的力排

众议与赞襄保护之劳ꎬ其使命不可谓不沉重、难度不可谓不大ꎮ 炀帝的南渡计划

所以最终不果ꎬ固然有其偶然的因素ꎬ但究其大要而言:不愿弃其一端ꎬ欲图强行

弥合统治集团内部罅隙的失败ꎬ以及政治威信的逐步丧失ꎬ当是造成他无法再现

“据淮海ꎬ复梁、陈之旧”的主因ꎮ

注释:
〔１〕〔１５〕〔２５〕〔３０〕〔３８〕〔４１〕〔宋〕司马光:«资治通鉴»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７６ 年ꎬ第 ５６９８(卷一百八

十二«隋纪»大业十一年八月条)、５７０２(卷一百八十三«隋纪»大业十二年正月条)、５７０５ － ５７０６(卷一百八

十三«隋纪»大业十二年七月条)、５７１８(卷一百八十三«隋纪»义宁元年正月条)、５８００(卷一百八十五«唐

纪»武德元年七月条)、５７８０(卷一百八十五«唐纪»武德元年三月条)页ꎮ
〔２〕如王永谦在讨论炀帝第三次江都巡幸时说:“隋炀帝第三次下江都ꎬ简单地说ꎬ是逃跑避难ꎬ有去

无还ꎬ并丧身江都ꎮ”张学锋亦认为:“在这大厦将倾的前夜ꎬ隋炀帝已经没有心情收拾残局ꎬ挽救危机ꎬ而
是选择了逃往江都ꎬ去享受自己的余生ꎮ”分别参考王永谦:«关于隋炀帝三下江都问题之剖析»ꎬ«中国历

史博物馆馆刊»１９８７ 年第 ００ 期ꎬ第 ５７ 页ꎻ张学锋:«隋炀帝对扬州的经营及江都陪都地位的确立»ꎬ«扬州

文化研究论丛»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ꎬ第 ９５ 页ꎮ
〔３〕〔唐〕魏征:«隋书»卷五十八«许善心传»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７３ 年ꎬ第 １４３０ 页ꎮ 按许善心曾因大

业七年上封事谏止东伐高丽事而被免官ꎬ当年复征为守给事郎ꎮ 九年“摄左翊卫长史ꎬ从渡辽ꎬ授建节

尉”ꎬ是任军职之始ꎬ但从长史一职来看实际仍是军中文职官员ꎮ
〔４〕参考何德章:«江淮地域与隋炀帝的政治生命»ꎬ«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９４ 年第１ 期ꎻ王永平:«隋代江

南士人的浮沉»ꎬ«历史研究»１９９５ 年第 １ 期ꎮ
〔５〕〔１０〕〔１２〕〔１４〕〔１６〕〔１７〕〔２０〕〔２１〕〔２４〕〔２７〕〔２８〕〔２９〕〔３３〕〔３４〕 〔３６〕〔４２〕 〔４３〕〔４４〕 «隋书»ꎬ

第 １４７０、１４６７、８９、１５１６ － １５１７、６３９、９３、８３、６８８、１４６７、１１８９、１５８３、１５７３、１５７６ － １５７７、１８８９、６８６、１５１４、１７９４、
１４３８ 页ꎮ

〔６〕韩昇:«南方复起与隋文帝江南政策的转变»ꎬ«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ꎮ
〔７〕南士的集团意识较为浓厚ꎬ如许善心“大业元年ꎬ转礼部侍郎ꎬ奏荐儒者徐文远为国子博士ꎬ包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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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德明、褚徽、鲁世达之辈并加品秩ꎬ授为学官ꎮ”所举荐者皆出南方ꎮ 关中人宇文述曾对炀帝奏:“‘陈叔

宝卒ꎬ善心与周罗睺、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ꎮ 善心为祭文ꎬ谓为陛下ꎬ敢于今日加叔宝尊号ꎮ’召

问有实ꎬ自援古例ꎬ事得释ꎬ而帝甚恶之ꎮ”分见«隋书􀅰许善心传»第 １４２７、１４２８ 页ꎮ 同书卷六十五«周罗

睺传»亦记其事:“陈主卒ꎬ罗睺请一临哭ꎬ帝许之ꎮ 缞绖送至墓所ꎬ葬还ꎬ释服而后入朝ꎮ”第 １５２５ 页ꎮ 又ꎬ
卷四十一«苏威传»:“其年(大业十二年)从幸江都宫ꎬ帝将复用威ꎮ 裴蕴、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ꎮ 帝乃

止ꎮ”第 １１８９ 页ꎮ
〔８〕参考«晋书»卷五«孝怀帝纪»、卷四十三«王衍传»、卷五十九«东海王越传»ꎬ北京:中华书局ꎬ

１９７４ 年ꎬ第 １２１、１２３８、１６２５ 页ꎮ
〔９〕田余庆先生对此分析作:“司马越、王衍拥众东行ꎬ从战略战术上看不出有其它用意ꎬ只是反映了

他们以及他们的将士‘狐死首丘’的愿望而已ꎮ” (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１６ 页)似有未允ꎮ 司马越封国、王衍故乡皆在徐州ꎬ衍此前以“弟澄为荆州ꎬ族弟敦为青州”ꎬ
青、徐二州又相毗邻ꎬ他们拥众东还之初显然为便于有所整备ꎬ并非纯为返乡的无意义之举ꎮ

〔１１〕«隋书􀅰苏威传»ꎬ第 １１８９ 页ꎮ «资治通鉴»亦采«苏威传»的文句ꎬ以为炀帝转向东都是宇文述

主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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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宇文化及传»记骁果军将领司马德戡“共所善武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闻陛下

欲筑宫丹阳ꎬ势不还矣’”(第 １８８８ 页)ꎬ亦同此理ꎮ
〔２２〕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冯盎传»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１９７５ 年ꎬ第 ４１１２ － ４１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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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隋书»卷八十五«王世充传»:“遇李密攻陷兴洛仓ꎬ进逼东都ꎬ官军数却ꎬ光禄大夫裴仁基以武

牢降于密ꎬ帝恶之ꎬ大发兵ꎬ将讨焉ꎮ 发中诏遣充为将军ꎬ于洛口以拒密ꎬ前后百余战ꎬ互有胜负ꎮ”第 １８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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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东都ꎬ中原骚动ꎬ诏世雄率幽、蓟精兵将击之ꎮ”第 １５３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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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裴蕴在告知虞世基的同时ꎬ或已同时告知其他人ꎮ 如计划中提及的燕王倓和萧矩ꎬ都闻风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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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夺其鉴”抑或“早有始谋”


